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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与宗教慈善： 新加坡义安城的

济幽法会与潮人族群传统的再造∗

香港中文大学　 蔡志祥∗∗

摘　 要　 本文尝试以新加坡的潮人为例， 讨论旅外华人从移民暂住到

定居的过程中， 如何处理死亡、 客死异乡、 灵魂归属的问题。 义安公司

（１８４５ 年） 是新加坡潮人最早创立的上层架构的组织， 是一个控产的慈善机

构。 在 ２０ 世纪中期以前， 它拥有多个坟山。 这些坟山的坟茔先后迁移， 余

地用作建设发展。 在新加坡闹市的乌节路泰山亭是义安公司拥有的最早的

潮州坟山，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即已用作发展。 ２００２ 年开始， 义安公司以

连办三年、 停办三年的方式， 聘请潮州善堂举办大型的济幽法会。 本文尝

试从祭祀幽魂的传统节日的再启动， 讨论 ２１ 世纪的救赎仪式与海外潮人文

化和身份的建设、 家乡文化的在地化的关系； 同时考察海外潮人的仪式如

何糅入原乡和在地的元素， 在再造的族群 “传统” 中， 植入孝道和宗教慈

善的跨族群普世标准。
关键词　 救赎仪式　 宗教慈善　 坟山　 新加坡　 义安公司

一　 前言

唐志强 （Ｔｏｎｇ Ｃｈｅｅ⁃ｋｉｏｎｇ） 指出， 近代化并没有取代新加坡华人的传统

信仰系统， 在社会急剧变动下， 宗教实践依然强固地深植社会。① 这样的信

∗

∗∗
①

本研究是香港中文大学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ｈｅｍｅ” （研究编号： ３１１０１０９） 以及 “ＧＲＦ （二
十世纪文化中国的再展演： 香港、 神户和新加坡华人社区的中元节）” （研究编号：
１４６１７９１５） 的研究成果之一。
蔡志祥，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Ｔｏｎｇ Ｃｈｅｅ⁃ｋｉ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ａｔｈ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ｚｏｎ， ２００４， ｐ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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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第二辑）

仰系统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的 “宗教灵魂观念”， 另一方面， 如曾玲指出，
在新加坡市政建设的过程中， 海外华人社团通过总坟的建设， 建构 “社群

共祖”。① 换言之， 海外华人社群在传统宗教信仰的延续上， 扮演了很重要

的角色。 然而， １９ 世纪末以来， 东南亚华人精英不仅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问题， 他们也同时面对科学和反迷信的问题。 他们 “谴责封建迷信、 疏远

与政府禁止的秘密会社结合的游神、 中元等祭祀活动”②， 坟山组织、 祖先

祭祀和宗教慈善成为上层精英与草根民众结合的有效工具。③ 为旅外乡人

解决养生送死， 是 ２０ 世纪中期以前华人社团的重要任务。 这些团体也

因此控制了很多坟山。 在社区发展的步伐中， 很多坟山需要迁徙、 在地

的先人灵魂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干扰。 如何安抚过去的、 受干扰的先人灵

魂， 使之不致成为扰乱社会的无主幽魂， 是考验当代社群精英的重要

课题。
义安公司 （１８４５ 年） 是新加坡潮人最早创立的上层架构的组织， 是一

个控产的慈善机构。 在 ２０ 世纪中期以前， 义安公司拥有多个坟山。 这些坟

山的坟茔先后迁移， 余地用作建设发展。 位于新加坡闹市的乌节路泰山亭

是义安公司拥有的最早的潮州坟山，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即已迁移墓穴、
辟地用作地方发展。 自 ２００２ 年开始， 义安公司以连办三年、 停办三年的

方式， 在清明节前后聘请潮州善堂举办大型的济幽法会。 本文尝试从祭祀

幽魂的传统潮州善堂仪式的再启动， 讨论在地方建设的过程中， ２１ 世纪

的海外潮人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精神慰藉的问题？ 在孝道和宗教慈善之

间， 新加坡潮人如何在救赎仪式中植入跨族群的、 非迷信的孝思和慈善的

普世标准。

①

②

③

曾玲： 《 “虚拟” 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兼论海外华人的 “亲属” 概念》，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４ 页； 又参见曾玲、 庄英章 《新加坡华人的祖先

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 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 （台北） 唐山出版社， ２０００。
蔡志祥： 《灵魂信仰、 仪式行为与社群建构： 以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会馆为例》，
载江明修、 丘昌泰主编 《客家族群与文化再现》， 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６
页。
蔡志祥： 《灵魂信仰、 仪式行为与社群建构： 以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会馆为例》，
载江明修、 丘昌泰主编 《客家族群与文化再现》， 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６
页； 并参见 Ｊｅａｎ Ｅ Ｄ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ｉ， Ｒｉｔｅｓ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ａ Ｍａｌａｙ⁃
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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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与宗教慈善： 新加坡义安城的济幽法会与潮人族群传统的再造 １９７　　

二　 义安城酬恩济幽法会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①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 ２６ 日在新加坡市中心的繁荣商店街乌节路的大型商场

义安城前的广场， 举行了一连三天的 “酬谢天地父母众位诸神鸿恩暨济幽

大法会” （三天法会的仪式见附录一）。 法会的主办单位为新加坡义安公司、
义安城和义安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主持法事的是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
举行三天的佛教法会仪式。 修德善堂养心社于 １９１６ 年由潮州籍旅新华侨所

建立， 善堂崇奉大峰祖师。 在三天的法会中， 先后举行了 ３４ 场仪式和两场

潮州锣鼓表演。 仪式除了讽诵三经 （金刚经、 妙法莲华普门经、 药师本愿

尊经）、 三忏 （千佛宝忏、 十王宝忏、 三昧宝忏） 外， 也包括其他仪式： 在

第一天首先举行发奏上表仪式， 以五匹使马分别通知五方神祇。 然后举行

启请仪式， 邀请天地众神参与法会。 为场上各神灵开光之后， 善堂经师开

始讽诵经忏， 并且每日午时， 向坛场上各神祇供饭、 盐和酒。 经忏之外，
第一、 第二天晚上有献灯的仪式， 由善堂经生手提灯笼， 在坛上、 坛下奔

走。 第二、 第三天下午， 有潮州锣鼓的表演。 第二天早上有竖幡仪式接引

各方神祇、 幽魂到坛场。 第三天早上举行向各神祇供奉祭品 （十献奇珍）
的仪式； 中午有放生飞禽的仪式， 晚上有向孤魂救赎和施食的仪式 （瑜伽

焰口）。 焰口仪式完毕后， 随着各纸扎神像、 神位、 神袍、 宝船、 梵船和衣

纸冥镪等以货车运送到修德善堂养心社的大芭窑分堂焚化的同时， 在坛场

的善堂经师和义安公司的领导人向 （大峰） 祖师和善堂神祇酬谢后， 仪式

和三天的斋戒也完全结束。
在三天的观察中， 义安公司的主要值理只出席并参与第一天的启请仪

式， 第三天的十献、 焰口和酬神仪式。 其他祭祀仪式主要由善堂经师举行。
一般在经忏进行时， 除了游客稍微驻足外， 参观者也不多。 第二、 第三天

的献灯、 祈福仪式以及潮州锣鼓的表演， 吸引了大约 １００ 人参观。 十献仪式

① 笔者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 １３ 日及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 ２６ 日两次考察在义安城举行的济幽法会。 两

次的仪式内容大体一致。 本节主要根据 ２０１５ 年的考察， 并以 ２０１４ 年为辅助。 关于新加坡

潮州善堂的仪式参考李志贤 《新加坡潮人善堂的宗教文化： 做功德与扶乩仪式的观察》，
《亚洲文化》 ２００６ 年第 ３０ 期， 第 ５５ ～ ７７ 页， 以及李志贤 《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慈善活动、 宗

教仪式与商业关系》， 《亚洲文化》 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３ 期， 第 ３７ ～ 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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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第二辑）

完成后， 三四十位参观者会取原来摆放在地藏王和十王供桌上的五色米。
焰口仪式后段， 经师进行施食、 投掷法包、 糖果等时， 也吸引了四五十人

在台下等候 “抢拾”。
经忏分三天， 主要在坛上进行。 其他仪式则会走到坛下。 从仪式的角

度来看， 三天的仪式和修德善堂在农历七月举行盂兰盆会的仪式差别不大：
这些仪式同时包括了忏悔、 祈福、 宗教慈善和灵魂救赎各部分 （参考附录

一）。 从坛场的布局， 我们也可以察觉到法会和祭祀幽魂的强烈关系。 除了

接引神祇的宝船外， 法会的坛场布置大抵和中元盆会一致。 这包括了善堂

的祖师大峰， 管理天、 地、 水三界的三界官， 地狱十王、 救赎幽魂的地藏

王及其副手道明和尚和阁老敏公， 地神 （十二张黄色椅子， 代表生老病死

苦生老病死苦生老中的生老， 黄色代表孤魂） 和天神 （十二张红色椅子，
代表众神） 的位子， 天地父母 （椅子两张）， 管理游魂的大士以及接待孤魂

的 “鬼”① 子厂。 坛外为五土龙神和幡神。 在大坛对面为义安城伯公 （香
炉）。 在大坛左张贴了五张文榜， 分别为 （１） 绿色的 “崇佛报恩、 赎放生

灵” 的 “海阔天空” 的奏文； （２） 红色的 “祈安植福金章” 的总榜； （３） 黄

色的普施孤魂、 放焰口时用的 “上师戒谕” 的谕文； （４） 给 “值日守幡使

者、 降临福场、 肃清垢秽” 的白色的 “调御梵坛” 帖； （５） 黑色的 “普施

饿鬼” 与面然大士部下孤魂 “鬼” 子等众受财享用的 “佛施甘露” 示。 坛

场放置两艘纸造的船， 即接载神祇的宝船和接载孤魂的梵船 （坛场布局见

附录五）。 在坛场上放置了三个纸制的神主， 一个是 “男女 ‘鬼’ 子神位”，
安放在由纸造的男女沐浴更衣场所的 “鬼” 子厂。 在 “鬼” 子厂的前面为

给予孤魂的食品以及包括潮州工夫茶、 鸦片、 五色纸牌等纸造的早期潮州

劳工的娱乐用物品。 在地藏王和祭品之间， 有两个巨大的纸造神主， 即

“义安公司、 义安发展私人有限公司诸先贤暨三代门宗考妣位”② 和 “面然

大士部下十类孤魂河、 沙等众神” 两个巨大的神位。
从仪式的角度来看， 修德善堂养心社在义安城举行的仪式， 与其七月

中元在醉花林举行的仪式， 虽然规模有别， 但祈福超幽的主体内容相若

（见附录一）。 在整个坛场中， 主要布局也是和灵魂救赎有关。 因此， 从坛

①
②

原字为鬼字的上半， 即鬼字减去 “儿” 和 “厶” 部。 下同。
醉花林的神位为 “醉花林俱乐部三代门宗显考妣神位”。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厦
门
大
学
下
载
使
用

孝道与宗教慈善： 新加坡义安城的济幽法会与潮人族群传统的再造 １９９　　

场布局、 张贴的文字和上文所述的仪式内容， 一连三天的 “酬谢天地父母

众位诸神鸿恩暨济幽大法会” 与善堂在农历七月举行的盂兰盆会的差异不

大， 主要内容还是与救赎幽魂密切相关。 义安城的地库停车场内， 供奉了

据说是过去泰山亭的土地神 “大伯公”。 义安城职员在每年中元节， 都会在

此焚化宝牒， 祭祀幽魂。 既然每年七月义安城和新加坡的很多大厦、 市场、
街区一样， 有祭祀幽魂的活动， 在这里必须要提出的问题是 （１） 假如祭祀

对象是孤魂的话， 为何不在农历七月中元时举行济幽法会？ （２） 假如是为

了安抚无祀幽魂的话， 为何要到 ２００２ 年才邀请善堂举行仪式？ 要回答这些

问题， 我们必须理解乌节路和义安城发展的历史。

三　 从坟地到商业街

义安公司是 １８４５ 年佘有进和 １２ 姓潮州籍华人建立的团体， “宗旨在酬

神及联络乡侨感情， 并增购坟山， 以供同侨埋骨之所。”① 义安公司原来是

佘氏家族掌控、 澄海海阳两县潮州人设立、 主要服务旅新潮人的宗教慈善

团体。 １９２８ 年在新加坡的潮籍人士不满佘氏操控公司， 成立 “潮州公产维

持会”， 组织 “潮州八邑会馆”， 并且通过法律诉讼， 在 １９３０ 年重组义安公

司， 并于 １９３３ 年通过新公司的章程和宗旨。 新公司的五条宗旨中， 有三条

与宗教信仰和仪式习惯相关， 其中第三条是 “本公司对所有各墓地及其他

产业， 皆负有维持管理及改良之责， 遇必要时得扩大发展之， 其无需用为

墓地者得自由发展， 以为建筑或其他事业之用”②。 据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９ 日 《南
洋商报》 的报道， 义安公司经政府特许注册③， 拥有包括七个坟山在内约

４００ 英亩公地④ （见表 １）。 潮人最早的坟山为位于东陵乌节路的泰山亭。 泰

①

②
③
④

履冰： 《潮侨历史最久的团体： 义安公司》，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 第 ５ 页。
“……盖在神权旺盛时代， 其 （按即义安公司） 宗旨半借神名以联络乡情， 半为集资购地，
以供潮人埋葬之用。 正式成立在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民国二十年五月廿五日开第十二次

董事会议时， 由潘君醒农将本公司之始末记当众宣读毕、 皆无异议， 遂通过。” 参见 《海
峡殖民地、 海外及私人档案·义安公司卷宗》， 档案时间： １９３０ － １９８０，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藏， 胶卷编号： ＮＡ５３９。
履冰： 《潮侨历史最久的团体： 义安公司》，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 第 ５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第 ６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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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第二辑）

山亭除了坟墓外， 有泰山庙一座， 并且有各姓氏的会馆和公冢。① 义安公司

很早就察觉坟地的经济价值： 在 １９３５ 年开始填平一部分山地， 预留作为建

筑之用。 据 １９３６ 年的报道， 泰山亭已有园地出租为种植花卉之用。②

表 １　 １９３３ 年义安公司拥有的土地物业

坟山 地点 面积

吗淡怡干区 广仁山 １ 英亩

淡申律区 广恩山 ４６ 英亩

后港五个石 广义山 ３９ 英亩

武吉知马律七个石 广寿山 ８８ ７５ 英亩

乌节路 （即东陵） 泰山亭 ６５ ７５ 英亩

军港路 广德山 ７９ ５ 英亩

武吉班让 广孝山 ３６ ５ 英亩

　 　 注： 另有空地及店屋十余间。
资料来源： 《南洋商报》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第 ８ 页。

“二战” 后， 新加坡急速发展， 人口剧增， 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空间严重

短缺， 造成生人和死者竞争短缺的土地。 与此同时， “二战” 后很多坟茔无

人祭扫的景象， 历历在目。③ 如义安公司在 １９５０ 年为了配合政府兴建肺结

核医院 （即现在的陈笃生医院）， 迁葬在淡申路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Ｒｏａｄ） 的广恩

山毗邻半亩地的坟茔。 迁墓工程在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竣工， 共迁出 ６１８６ 穴，
其中自行迁葬 ３９６ 穴， 由公司雇工迁葬者 ５７９０ 穴。 也就是说， 有约 ９５％的

坟穴乏人照顾认领。 公司只有把这些没有后人认领的骸骨合葬在汫水港军

港路广德山的公墓。④ “二战” 前反对政府征收坟山， 认为华人的死亡是生

①

②
③

④

我们从下列两则报道可知在东陵泰山亭有潮籍同乡会馆。 如 《南洋商报》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 第 ６ 页， 关于陇西互助社的报道， 及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第 ５ 页载 “潮
州太原世家古历三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时， 齐集于东陵泰山亭， 举行春祭始祖。”
《南洋商报》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７ 日， 第 ８ 页。
据洪锦堂， “二战” 后新加坡的坟山不下 １０００ 英亩。 据作者的调查， “……葬于咸丰与同

治年间总占十分之一、 光绪年间亦在十分之二三， 且其中不少所占之地， 足以建筑大厦一

间， 容纳百人以上， 尚觉宽敞无比， 在清明时节亦无人往扫墓， 足证在星已无后人……”，
见洪锦堂著 《从目前严重屋荒想到星洲吾侨的荒冢》， 《南洋商报》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第

６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第 ５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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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与宗教慈善： 新加坡义安城的济幽法会与潮人族群传统的再造 ２０１　　

命的延伸， 死者的安顿之所和生者的生活空间同样重要的声音， 也因此逐

渐淡化。① 住房不足和荒冢处处的现象， 加上房地产发展的前景， 令政府征

收坟地面对的压力相对减少， 迁葬和推动火化的声音越来越多。
我们没有很多关于 “二战” 前义安公司管理泰山亭坟地的记载。 从报

章的记载， 战后义安公司的营运和资产， 主要来自坟地。 １９５３ 年连瀛洲新

任义安公司总理。 他在就职大会的答问时指出： “……本公司所有产业， 均

是未经开辟之坟地……义安公司产业， 自从一九三十年重新组织管理以来，
已经廿余年， 其所有产业， 就是几片坟地及一些屋业， 但历年收入屋租，
及逐年出卖坟地， 平均每月所得不过三四千元， 除缴纳政府门牌税及维持

管理坟地人员与公司内工作人员工薪， 及公司先人规定酬神等开支外， 每

年盈余不过万余元， 勉强够维持义安女校费用。”② 也就是说， 假如要满足

阳间的慈善、 教育和宗教开支， 义安公司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只有依靠

出卖坟地。 泰山亭位于新加坡市区热闹地点的乌节路， 毗邻华人聚居的大

坡、 小坡、 唐人街 （即牛车水） 和新加坡出口的码头 （即 Ｃｌａｒｋｅ Ｑｕａｙ 和

Ｂｏａｔ Ｑｕａｙ）。 来自政府发展市区的压力和公司对慈善事业， 尤其是营运学校

的开支的需求， 驱动公司董事局从卖地收租的消极经济策略， 转为积极发

展地域商业的策略。 在 １９４８ 年的董事会议， 决定 “乌节律潮州义山， 五百

万元建屋大计划， 作商业区或住宅区在考虑中…目前一部分作为球场及花

园之义山， 应改作商业区之用”③。 这样的声音， 不断在公司的董事会议提

出。 如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新董事会 “以泰山亭地处市中心， 极可开辟， 故无论如

何， 应进行建设， 建设成功的话， 会增加公司收入， 对潮人之公益慈善各

事， 皆可兴办”④。 １９５１ 年公司向政府申请发给迁坟许可， 积极办理迁坟。
从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开始， 在华文报章登载启事， 希望坟山后人到公司登记， 并

且在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７ 月 １５ 日之间自行迁葬。 同年 １２ 月再登启事， 进行第二

期的登记迁葬坟墓。⑤ 逾期未登记者由公司迁葬于汫水港十二条半石广德山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新加坡战前征收坟山的讨论， 参见 Ｂｒｅｎｄａ Ｓ Ａ Ｙｅｏｈ， 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２８９ － ２９６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１ 日， 第 ５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第 ５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第 ５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１ 日， 第 ５ 页。
参见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第 ６ 页， １２ 月 １０ 日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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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第二辑）

之公墓。 在迁葬期间， 估计东陵泰山亭共有 ２３０００ 余墓穴， 到 １９５３ 年年底

公司周年大会的报告指出该山由公司雇工起迁之先侨骸骨， 共 ２１０４８ 穴。 迁

葬泰山亭空出的约 ５３ 英亩土地， 公司以 １２５４５２８ 新元割卖 １３ 英亩土地给政

府。 其余土地用作公司发展。①

迁葬私人坟地后， 义安公司也相继要求在泰山亭的潮州社团的公墓迁

出。 如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潮州江夏堂在报章登载启事召开潮州黄氏族众大

会， 讨论关于 “义安公司来函催促迁移本族泰山亭公墓一案”， 指出 “该公

墓系本族先人于八九十年前与十三姓人士集资购地建立， 历史悠久， 每值

春祭之期， 宗人集体祭扫， 相机不辍， 苟一旦变迁， 难避非议……”② 黄族

最终在 ８ 月 ２ 日全族大会议决通过迁移公墓。 我们不知道泰山亭究竟有多少

社团公墓。 然而， 从结果来看， 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５３ 年， 在泰山亭的各姓公墓，
分别迁移到位于汫水港军港路的广德山第四区预留给社团的公墓。③

图 １　 泰山亭坟地改建理想市场地形图

　 　 资料来源：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第 ５ 页。

迁坟之后， 由于资金缺乏， 义安公司乃以合作投资的方式发展泰山亭

地段的土地，④ 同时积极推动以教育为中心的慈善活动。⑤ 义安城就是在这

①
②
③
④
⑤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 第 ７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第 ５ 页。
《潮州江夏堂启事》，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１ 日， 第 ６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第 ６ 页；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第 １５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 第 ６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１ 日， 第 ７ 页；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 ６ 日， 第 ７ 页；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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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与宗教慈善： 新加坡义安城的济幽法会与潮人族群传统的再造 ２０３　　

样的背景下， 以合资方式， 由四大本地银行贷款兴建。① 义安城占地 ３０４８５８
平方英尺， 主要由义安公司以义安发展私人有限公司的名义投资兴建。② 义

安城主要租给日资高岛屋 （Ｔａｋａｓｈｉｍａｙａ） 经营大型商场， 在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开幕。 因此， 在济幽法会的福主分别为义安城、 义安公司和义安发展私

人有限公司。

四　 孝道与慈善： 清明 ｖｓ 中元、 祖先 ｖｓ 幽魂

历时两年， 义安公司在 １９５３ 年年底完成泰山亭迁葬。③ 并且把新加坡

潮人在泰山亭的坟地， 安抚无祀孤魂的公共祭祀， 迁往广德山新建的 “潮
州先侨公墓”。 原来是坟地的乌节路， 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商店街。 乌节路

第二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是 １９９３ 年完成的义安城。 伴随着义安城的完成， 在

义安城和义安城对出的广场， 成为城中购物、 旅游和活动的中心。 然而，
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即义安城建成的翌年） 印度男童从扶手电梯掉下死亡到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岁少年在广场练习脚踏车特技时意外摔死④， 这里大小不一

的意外频生。 坊间流言， 不仅是因为这里过去是坟地， 在迁葬时， 如上文

所述， 大部分的坟墓， 都没有后人登记领迁移。⑤ 也就是说， 这里有很多死

者是无主先人， 需要公司的照顾。 更重要的是， 在起骨迁葬时， 发掘了不

少未化古尸。 如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南洋商报》 记载了 《东陵泰山亭坟山

迁葬， 发见八十年前女荫尸》： “……星期一上午十一时， 当工友发掘一穴

时， 当启棺， 即发现一具肌肤洁白， 身体完整之女荫尸……查该女荫尸之

棺材甚大且厚， 系最佳 ‘吉黎□’ 之材料所造者， 坟墓筑得相当富丽， 墓

庭占地颇广， 料系富有之家。 唯此次该公司自发出通告后， 未有亲属前来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１９９３， ｐ ８；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 ， １９９３， ｐ ４
“Ｃｌａ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９， １９９７， ｐ ５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第 ５ 页。
《联合早报》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 第 ８ 页； 《联合晚报》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第 ５ 页； 《联合

晚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９ 月， 第 １７ 页，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０１， ｐ ３
泰山亭估计有 ２３０００ 余墓穴 （参考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第 ７ 页）。 据义安公

司 １９５３ 年的周年大会中的报告第二条， “泰山亭迁移先侨坟墓工程， 经已结束， 该山由本

公司雇工起迁之先侨骸骨， 共为二万一千零四十八穴…” （参见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 第 ７ 页）。 也就是说， 约有 ９０％的墓穴的骸骨无人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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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第二辑）

迁葬， 不得不由公司设法。”① 同一报道， 记者从拾金工友处， 知道上月在

附近先后发掘二具不化之男性尸体。② 同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报道 “未化古尸， 泰

山亭又发掘二具”③。 这样的 “未化古尸” 的报道， 和无祀先人众多的坟场

的过去， 加上意外频生的当代现象， 带出耐人寻味的都市传说。④ 据说义安

公司和日资百货公司高岛屋曾分别聘请中、 日僧人和福建师公， 举行超度

洁净仪式， 但皆无结果。⑤ ２００２ 年义安公司的主席， 也就是修德善堂养心社

的主席张昌隆通过扶乩， 在大峰祖师的乩示下， 决定以连办三年、 停办三

年的方式， 在清明节前后， 在义安广场举行三天的仪式。⑥ 聘请修德善堂养

心社举行仪式， 无疑与两者的人脉关系有关。 仪式举行的方法和间隔也通

过扶乩而合理化。 善堂仪式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 进行了三个周期。 １３ 年间义安

城没有发生严重事故， 令当事者相信在过去的潮人坟山采用潮属善堂仪式

的效用， 相信潮人仪式传统延续的重要性。⑦

在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 义安城所在的地方原来是潮州籍人士最早的

坟山。 安葬在这里的有私人坟墓， 有附属于潮州社团的公墓， 也有由义安

公司或潮州八邑会馆收埋的没有亲属认领的客死新加坡的潮人。 也就是说，
无论是私人坟墓或公墓， 他们原来都是有主的或为家属祭祀， 或为社团照

顾的 “先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迁葬， 大量原来是有主的先人为后人遗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第 ７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第 ７ 页。
《南洋商报》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第 ７ 页。
在法会场中访谈的善堂经师、 义安公司理事以及本地男女耆老， 皆有类似的说法。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访问杨先生夫妇。 杨先生为潮属纸师， 广东会馆及潮属商人组织醉花林俱乐部

董事以及修德等善堂的董事、 副会长。 杨夫人指出义安城的格局就如一个巨大的祖坟。
在法会场中访谈的善堂经师、 义安公司理事以及本地男女耆老， 皆有类似的说法。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访问杨先生夫妇。 杨先生为潮属纸师， 广东会馆及潮属商人组织醉花林俱乐部

董事以及修德等善堂的董事、 副会长。 杨夫人指出义安城的格局就如一个巨大的祖坟。
此一说法， 在笔者访问的不同有关人士如义安公司酬神 ／ 宫庙管理小组委员会主任李先生、
教育 ／ 奖助学金小组委员会主任吴先生， 修德善堂养心社董事也是负责纸扎的杨瑞发纸料商

杨先生， 修德善堂养心社筹备工委会， 也是经乐股负责人、 善堂法师的余先生和林先生等，
对此一扶乩决定的说法， 相当一致。
据说２００２ 年第一次举行济幽仪式的第一个晚上， 忽起狂风， 吹倒大士爷 （鬼王） 以外的所

有祭器、 祭品以及纸造神灵。 仪式进行后， 便安然无事。 这样的事故， 更加强了人们对潮

州善堂仪式的信心。 ２０１５ 年， 仪式结束后， 在装走纸扎神灵以及冥镪上货车往焚化时， 因

为香烛没有完全熄灭引致火警。 虽然及时扑灭， 然而也引起了不少闲言。 其中一个说法就

是因为该年经费稍减， 包括大士、 法船、 宝船等的规格也缩小， 导致一些 “先人” 争执不

安。 事故、 谣言以及不安催化仪式， 也可能强化仪式传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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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凸显了他们成为无主孤魂的可能性。 不能让有主先人成为无主孤魂是

会馆、 社团的重要责任。 从泰山亭迁葬的是 “先侨” 而非游魂野鬼。 因此，
义安公司祭祀的是 “集体的先人”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在清明前后执行的

祭祀仪式， 毋宁是过去在坟山祭祀祖先的延伸。 因此济幽法会是宗教性的

孝道， 而非单纯的宗教性慈善行为。 这样的强调 “追思先人” 的公共祭祀

行为， 迄 ２００２ 年， 每年在广德山的 “潮州先侨公墓” 前进行。 然而， 被逐

渐淡忘的半个世纪坟山经验， 因为义安城的兴建和一系列意外事故， 把坟

山的过去历史和对亡者作祟的不安， 重新嵌入主事者的心里。 没有文字记

录的谣言， 对迷信行为隐晦的避忌， 有很高经济效益的乌节路和义安城不

可能恢复成为坟地， ９０％以上的无主亡魂也不可能找回亲属。 在这样的背景

下， 公司的责任是要继续提示死者并非无主游魂。 因此， 济幽法会必须在

祭祀先人的清明前后举行。 法会并非迷信， 而是孝道的延伸。 祭祀不仅为

死者救赎， 而且为生者祈福。

附录一　 修德善堂养心社执行的中元法会及
济幽法会仪式的比较

醉花林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义安城启建清供三天连宵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 ２６ 日

时间 仪式 时间 仪式第一天 时间 仪式第二天 时间 仪式第三天

早上

５： ００ 落擂五更平旦 ５： ００ 落擂五更平旦

８： ３０ 起鼓严督坛仪 ８： １５ 起鼓严督坛仪 ８： ３０ 起鼓严督坛仪 ８： ００ 起鼓严督坛仪

８： ４０ 发奏关文一函 ８： ３０ 发奏墨表一函 ８： ４５ 福场杨枝早供 ８： １５ 福场杨枝早供

９： １０ 福场圆坛启请 ９： １５ 福场圆坛启请 ９： １５ 十王宝忏初起 ９： ００ 慈悲三昧水忏

９： ３０ 千佛宝忏初起 ９： ４５ 开点大士灵光 ９： ４５ 竖列接引神幡 １０： ００ 罗布十献奇珍

１０： ００ 金刚妙典初起 １０： ００ 千佛鸿号初起 １０： ３０ 大乘金刚宝眷 １１： ００ 是午天厨妙供

１０： ３０ 罗布十献奇珍 １０： ３０ 金刚妙典初起 １１： ００ 是午天厨妙供

１１： ００ 是午天厨妙供 １１： ００ 是午天厨妙供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下午

１： ００ 起鼓严督坛仪 １： ００ 起鼓严督坛仪 １： ００ 起鼓严督坛仪 １： ００ 起鼓严督坛仪

１： １５ 设放瑜伽焰口 １： ３０ 阐扬金刚妙典 １： ３０ 讽礼十王宝忏 １： ３０ 赎放飞禽生灵

２： ３０ 现在千佛鸿号 ２： ３０ 谭唱金刚妙典 ２： １５ 加持孤台三经

３： ３０ 大乘金刚宝眷 ３： ３０ 十王宝忏圆满 ２： ３０ 金刚妙典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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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醉花林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义安城启建清供三天连宵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 ２６ 日

时间 仪式 时间 仪式第一天 时间 仪式第二天 时间 仪式第三天

下午

４： ３０ 潮州锣鼓表演 ３： ３０ 三昧水忏圆满

４： ３０ 潮州锣鼓表演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晚上

７： １５ 起鼓严督坛仪 ７： １５ 起鼓严督坛仪 ７： １５ 起鼓严督坛仪 ６： ４５ 起鼓严督坛仪

７： ４５ 妙法莲华普门 ７： ４５ 妙法莲华普门 ８： ００ 关赞地藏福灯 ７： ００ 设放瑜伽焰口

８： ２０ 金刚妙典圆满 ８： ４５ 虔献祈福宝灯 １０： ３０ 安坛起擂三更 １０： ３０ 大谢福场圆满

９： ００ 虔献祈福宝灯 ９： ３０ 千佛鸿号圆满

９： ４５ 千佛宝忏圆满 １０： ００ 安坛起擂三更

１０： １５ 大谢福场圆满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 １３ 日及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 ２６ 日在义安城举行的济幽法会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５ 日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的盂兰胜会等四次田野考察的记录。

附录二　 义安城济幽法会金章榜文

祈安植福金章 秉

释迦如来遗教主行福事、 玄门修德善堂养心社为酬恩济幽建供事

伏以

春方过二　 　 节纪重三　 　 东堂之曲水迂回　 　 南涌之惠风和畅

红杏香中争蹴鞠　 绿杨影里出秋千　 沂水清风　 听童子舞雩

之咏　 兰亭竹茂　 开群贤修禊之筵 今据

新加坡共和国乌节律门牌三百九十一号义安城福地设坛　 奉

佛修斋献供祈福迎祥、 讽礼经忏

植福义安公司　 　 　 义安城

义安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右暨合城众信人等、 维日金瓶苍艳、 宝鼎香瓢、 诚心百拜、 叩于

莲座世尊俯纳葵忱、 切念众等、 生居盛世、 幸际明时、 从迷觉性、 永逐妄尘

缠使覆心、 根尘造罪、 不凭悔于往愆、 岂能解脱于夙业、 兹策毂旦

今月初六、 七、 八日虔备香礼、 同登福地、 仰仗善堂熏修忏法、 敬凭福地

立坛启建清供三天连宵 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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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父母

众位诸神　 鸿恩　 　 普施孤魂、 托化生于净土、 永保安宁　 　 顶礼

发奏墨表一函　 　 　 　 福场圆坛启请　 现在千佛鸿号

阐扬金刚妙典　 　 　 　 　 　 妙法莲华普门　 　 　 　 　 虔献祈福宝灯

讽礼十王宝忏　 竖列接引神幡　 药师本愿尊经

关赞地藏宝灯　 慈悲三昧水忏　 是午天厨妙供

罗布十献奇珍　 续放飞禽生灵　 　 　 　 　 弥陀接引尊经

作诸消灾福事　 　 　 　 　 末宵猊台高架、 象座弘敷、 设放

瑜伽焰口施食

一堂、 津济此界他方、 十汇含灵抱识等众、 饱餐甘露、 早登菩提彼岸

如上功德仰祷

佛恩、 祈锡吉祥之惠、 今则福场初起、 窃恐天魔外道、 未知事由、 侵犯坛界

为此合榜晓谕、 即仰

值日功曹、 主坛使者、 里域正神、 降临福场、 肃清垢秽、 严督坛仪、 祗迎

三宝临轩 千真降驾 证明功德、 更冀

佛光普照 神力扶持 国无烽火之灾 家获祯祥之瑞

合城咸安

各业齐兴 须至榜者

右　 棒　 神　 人　 同　 鉴

天运乙未年三月初六、 七、 八日 给

榜 愿

发福场外张挂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 １３ 日及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 ２６ 日在义安城举行的济幽法会的田

野考察记录。

附录三　 醉花林中元法会金章榜文

兰盆胜会金章 秉

释迦如来遗教主行福事、 玄门修德善堂为庆祝盂兰胜会建供事

伏以唱一味之圆音、 无佛土、 无众生、 尽入平等。 嘉会演千秋

之孝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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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善男、 或信女、 咸尊舍卫遗风、 仰慈济之弘猷、 救倒悬之极

苦、 同秉

素诚、 为陈福事 今据

新加坡共和国庆利律门牌一百九十号

福地设坛 奉

佛修斋设供祈福迎祥、 讽礼经忏

植福醉花林俱乐部暨理： 　 陈喜南　 　 莫镇源　 　 曾建权

王振强 陈岳雄 李崇海

黄海庆 邱殷继 蔡纪典

潘国驹 姚鉴龙 陈进兴

陈建立 黄业强 陈可成

张建安 杨汉潮

右暨合境众信人等、 是日诚心焚香百拜、 叩于

莲座世尊俯纳葵忱、 言念众等、 生居盛世、 幸际明时、 赖四恩之化育、 感二

仪之陶镕、 一善未修、 三生何托、 欣逢

尊者燃灯之月 地官赦罪之期、 谨詹是月廿五日、 恭就福地立坛修建

盂兰胜会、 济苦报恩、 利众植福保安、 清供一天连宵、 端申庆祝　 　 顶礼

慈悲千佛宝忏　 　 　 　 阐扬大乘金刚　 　 　 　 　 弥陀接引尊经

妙法莲华普门　 　 　 　 　 　 　 是午天厨妙供　 　 　 　 　 消灾迎祥

福事

特设瑜伽焰口、 普施甘露、 斛食饱满、 无依孤魂甶孑、 早登菩提彼岸

如上功德仰□
佛恩、 祈赐吉祥、 惠□则福场初起、 窃恐天魔外道、 未知事由、 侵犯坛界

为此合榜晓谕、 即仰

值日功曹、 主坛使者、 里域正神、 降临福场、 肃清垢秽、 严督坛仪、 祗迎

三宝临轩　 　 　 　 千真降驾　 　 　 　 证明功德、 惟愿

佛光普照　 　 　 　 神力扶持　 　 　 　 国无烽火之灾　 　 　 　 家获祯祥之瑞

万民安乐

各业齐兴　 　 　 须至榜者

右　 棒　 神　 人　 同　 鉴

牒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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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福场外张挂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５ 日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的盂兰胜会的田

野考察记录。

附录四　 坛场布置图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 １３ 日及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 ２６ 日在义安城举行的济

幽法会的田野考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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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ｏｚｈｏｕ Ｅｔｈｎ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ｈｏｉ Ｃｈｉ⁃ｃｈｅｕ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ｈｏｗ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 ｄｅａｔｈ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Ｎｇｅｅ Ａｎｎ Ｋｏｎｇｓｉ，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８４５，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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